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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的技藝：論《徐霞客遊記》的生命書寫 
范宜如 

 
 

摘要 

    本文嘗試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之下，更細膩地探索、考察《徐霞客

遊記》日記體之敘事，如何呈現生命情識與地理特徵，體現山岳行動

的現場感及穿透力；並藉由「生命書寫」的觀點，考察《徐霞客遊記》

中社會脈絡下的人我關係之網。 

    徐弘祖以「日記」作為敘述文體，呈現了每日紀事的情緒與感 

受，再現旅行者的心靈圖景，書寫冒險登臨的身體感，包含岔出（或

插入）、交錯的傳說與耳聞，呈現了行旅中的觀看與敘述。由於每「日」

之「記」的時間特質，於是產生事件起伏的「敘事弧」。透過日記書

寫的時間感，審視「日記」的書寫情境、書寫心態以及書寫意識，可

以看見個別串聯成連續性情節的歷程。此外，若從「生命書寫」角度

進行當代反思，檢視徐弘祖身為壯遊者的冒險心態，面對他者的自我

對話與思辨，遭逢困頓的自我消解，或可為已成經典的「徐學」研究，

抉發出知識與抒情的向度。 

關鍵詞：徐霞客遊記、敘事弧、生命書寫 

                                                 
 本論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計畫〈「遊」與「記」：《徐霞客遊記》的情感向度與知識表述〉（計

畫編號 108-2410-H-003-097-MY2）相關成果。篇名出自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 1866-

1944）《史家的技藝》。馬克‧布洛克為法國「年鑑學派」創始人，他在緒論解釋此書的性

質：「一個喜歡反省日常工作的藝匠的備忘錄」，與徐弘祖的登山日常、日有所記，或可相呼

應。引文見馬克‧布洛克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20

年），頁 39。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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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萬事萬物都致力於書寫自身的歷史……不是踩進雪地或沿地

而行的腳步，而是印記，存在於差可持久的文字裡，是自己行

軍的地圖。地面滿是備忘與簽名，所有事物都被線索掩覆。大

自然裡，這種自我註記永不停歇，敘事則是封印之痕。──愛

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1 

六十餘萬字的《徐霞客遊記》形塑了奇人奇遊與探險考察之精神，

既是一部遊記，也是人類面對奇境奇景的地方人文考察史，同時成為

中國古典文學中旅行書寫的經典。在 COVID-19 襲擾地球的年度，走

向山林，似乎成為禁錮在城市中的人群所嚮往而親近的活動。2 本文

試圖從「生命書寫」（life writing）的角度，審視《徐霞客遊記》如何

以紀實的日記手法，體現山岳行動的現場感及穿透力。從徐弘祖

（1586-1641）身上可以看到山何以成為登山者生命意義的來源，以及

旅人主體的情志與心象，匯聚了空間移動的情感紋理及知識脈絡，同

                                                 
1 轉引自羅伯特‧麥克法倫著，Nakao Eki Pacidal 譯，《故道：以足為度的旅程》（新北：大家

出版，2017 年），頁 19。 
2 近年來臺灣文壇興起出版山岳書寫相關書籍及拍攝紀錄片之風潮。公共電視攝製「群山之

島與不去會死的他們」系列紀錄片，詹偉雄編纂山岳書寫 meters 書系。臺灣登山家張元植、

呂忠翰透過募資活動攀登 K2，並由陳德政隨行記錄，記錄二人登頂的歷程，出版《神在的

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從自然踏查、山野記實到登臨世界高峰的見證書寫，也是一

種「安靜的演化」。詹偉雄指出西方山岳文學「反映著登山與現代人之間，某種幽祕的互為

結構關係」，當登山已成為可辨識的社會體系，以目前盛行的山岳書寫對讀《徐霞客遊記》，

當可彰顯徐弘祖所展示的生命向度。詹偉雄的觀點請參見詹偉雄，〈現代人，就是地上的冒

險者〉，見詹偉雄選編，《攀登的奧義：從馬洛里、尼采到齊美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臺

北：臉譜出版，2021 年），頁 20。其他資訊參考陳德政，《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

天》（臺北：新經典文化，2021 年）；吳明益，〈安靜的演化──我對近幾年臺灣自然導向文

學出版的看法〉，見徐振輔，《馴羊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1 年），頁 33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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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讓我們看到「生命的有限性」與「實踐的可能性」。 

如史詩般壯遊的《徐霞客遊記》，乘載了人、山嶽、記憶交織而

成的壯遊風景，透過現場的觀察紀錄，具有「遊」的普遍性；以其冒

險與發現，突破了時代的框架。徐弘祖之出遊，與其他人最大的不同

乃在於他是「為遊而遊」，既非宦遊者的治邊考察，亦非文士的清賞

閒遊；地名是他的生命地圖，明代中國的地景在他筆下真實再現。作

為一個提供時代與地方見聞的「旅人」，徐弘祖書寫地域人文、山川

知識，也書寫了個人生命史。現今我們所讀的《徐霞客遊記》刻本是

乾隆四十一年（1776，徐弘祖過世後一百三十五年）首次刊刻，現代

書籍的編纂，則是丁文江（1887-1936）於 1928 年整理出版。3 當時

著名的文人陳繼儒（1558-1639）助其壯遊，修書予麗江知府木增

（1587-1646），4 明清之際大儒錢謙益（1582-1664）亦囑毛晉（1599-

1659）為其刊刻，5 可說，是書具備有相當的文化價值。 

                                                 
3 《徐霞客遊記》版本繁富，本次選用的上海古籍版係以季夢良（？-？）抄本和乾隆本為底

本（季夢良抄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共五冊，題作《徐霞客西遊記》），參校徐建極（1634-

1692）抄本（徐建極為徐弘祖之孫。徐本缺滇遊首冊和〈遊太華山記〉、〈遊顏洞記〉、〈盤江

考〉）、陳泓（？-？）抄本（乾隆年間，江陰人陳泓根據當時多種抄本互核，並撰有〈諸本

異同考略〉）等多種抄本、印本再加以整理、校點。相關資訊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

吳應壽整理，〈前言〉，《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9-23；〈校點

說明〉，頁 1。 
4 陳繼儒〈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敘〉描述徐弘祖母子的互動，有云：「往徐君放絕世務，

喜遊名山，遊必咨母命而後出。王孺人曰：『少而懸弧，長而有志四方，男子事也。吾為汝

治裝，行矣。』」〔明〕陳繼儒，〈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敘〉，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

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 1235。 
5 錢謙益撰有〈囑毛子晉刻遊記書〉，有言：「徐霞客千古奇人，《遊記》乃千古奇書，惜其殘

缺，僅存數本。仲老攜來，思欲傳之不朽。幸為鑒定流通，使此等奇人奇書，不沒於後世，

則汲古之功偉矣。」另有〈囑徐仲昭刻遊記書〉，云：「世間聲名文句，都如塵沙劫事，不復

料理。唯念霞客先生遊覽諸記，此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當令泯滅不傳。仁兄當

急為編次，謀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間亦不可無此書也。」以上引文，分

見〔清〕錢謙益，〈囑毛子晉刻遊記書〉，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

霞客遊記》，頁 1186-1187；〈囑徐仲昭刻遊記書〉，頁 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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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函輝（1590-1646）曾云：「其言遊與人異：持數尺鐵作磴道，

無險不披；能霜露下宿，能忍數日飢，能逢食即喫，能與山魈野魅夜

話，能襆被單夾耐寒暑。尤異者，天與雙趼，不假輿騎；或叢箐懸崖，

計程將百里，夜就破壁枯樹下，即然脂拾穗記之。」6 錢謙益之說則

為：「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襆被，不治裝，不裹糧；能

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箐，攀援下

上，懸度綆級，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崟巖為牀席，以溪澗為飲沐，

以山魅、木客、王孫、貜父為伴侶……」7 潘耒（1646-1708）則言：

「峯極危者，必躍而踞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窮其旁出之竇。

途窮不憂，行誤不悔。瞑則寢樹石之間，饑則啖草木之實。」8 三者

之說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徐弘祖與荒野大地之間的契合。相對於

明代大眾旅遊活動與士大夫旅遊風尚的商品化現象，9 徐弘祖以其

「不治裝」、「不裹糧」的樸素行動而創造了史詩級的壯遊。而三者所

用之詞彙，如躍、踞、掛，攀、凌、步、行，皆可見其身體行動，這

也是《徐霞客遊記》之「奇」。「奇」既是其行動之特徵，亦是遊旅之

風格，也是書寫的魅力所在。《徐霞客遊記》屢屢以奇見稱，這個「奇」

並非修辭套語，還有層次的不同，奇，可以是陌異的感知，也可以是

發現外在新世界的動能；既是視覺經驗，也是心靈經驗。趙園曾論《徐

霞客遊記》： 

徐氏之遊令明末士人為之傾倒的，固在其涉歷地域之廣及行旅

                                                 
6 〔明〕陳函輝，〈霞客徐先生墓志銘〉，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

客遊記》，頁 1193。 
7 〔清〕錢謙益，〈徐霞客傳〉，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

頁 1199。 
8 〔清〕潘耒，〈潘序〉，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 1268。 
9 巫仁恕曾指出明清旅遊的物質環境，從住宿、飲食、交通逐漸走向商品化的現象。見巫仁

恕、狄雅斯，《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 年），頁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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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艱苦性，此種旅行的某種學術旨趣（輿地考察），卻也更在

呈示於紀遊文字的豪傑氣概。時危世亂，士人無疑樂於從中讀

出挑戰──挑戰自我、挑戰命運的強毅。明清之際的士人之遊，

在上述不同方向上又有推展：學人式的山川考察與志士式的激

情發越、意志顯示。10 

趙園所論及的「志士式的激情發越」，旨在強調此書所呈現的情感與

意志的力量。「行旅」作為一種真實力量，既顯示了人的有限性，也

超越人的有限性。登臨山嶽行動與書寫銳亮了他的眼光，同時也感染

了當時與後代的讀者。 

 
二、「生命書寫」的提問 

 

近年來，有關生命歷史的敘述形成風潮，中研院歐美所李有成、

紀元文、單德興等學者借鏡西洋文學批評，引進「生命書寫」（life 

writing）一詞。11 易荊（Paul John Eakin）指出，生命書寫「涵蓋當

代個人書寫的多變形式，包括訪談、寫照（profiles）、民族誌、個案

研究、日記、網頁等等」。12 本文即著眼徐弘祖之遊記／日記。「日記」

作為涵蓋個人書寫的文類，呈現了書寫者（主體）與自我、外在的關

聯。關於生命書寫的觀點，學者指出：「生命書寫的倫理在於如何讓

生命擺脫自我的狹窄視域，將之置入群體或集體的關係脈絡中來審視

和理解。甚至生命書寫極度仰賴的記憶，雖然自個體出發，但是因為

                                                 
10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年），頁 170。 
11 這個概念得之於廖肇亨，〈明清之際渡日黃檗僧侶詩文中的聖境與俗世──以福濟寺系為中

心〉，「使節‧海商‧僧侶──近世東亞文化意象傳衍過程的中介者國際研討會」論文（臺

北：中央研究院，2018 年 8 月 30-31 日），特此說明。 
12 轉引自紀元文、李有成主編，《生命書寫》（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11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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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與社會的關係，最後仍不免被視為社會的建構，個人的記憶因此

亦是集體記憶的一部分。」13 從這個角度出發，除了關注徐弘祖遊記

／日記書寫的調度與節奏，社會情境之下的人我關聯與互動，也是關

懷的核心。 

《生命書寫》一書提及： 

從各種廣泛雜陳的生命書寫看來，生命的軌跡不同，正如同書

寫的體例系出多門，概無定則，既不復是傳統知人論世的生平

實錄或起居注，也非有聞必錄的繫年紀實。不管是自傳式的

「我」，或是出諸於小說、遊記形式的第三人稱的說話人

（persona），生命書寫所觸及的生命核心價值，乃至於人生的

衝突、創傷、離散或戰爭經驗等無不令人動容，值得我們深 

思。14 

徐弘祖以「日記」作為敘述文體，呈現了每日紀事的情緒與感受，再

現旅行者的心靈圖景，書寫冒險登臨的身體感，包含岔出（或插入）、

交錯的傳說與耳聞，呈現了行旅中的觀看與敘述。由於每「日」之「記」

的時間特質，於是產生事件起伏的「敘事弧」。透過日記書寫的時間

感，審視「日記」的書寫情境、書寫心態以及書寫意識，可以看見個

別串聯成連續性情節的歷程。而個人的生命是一幅巨製的圖像，日記

書寫卻以「碎片」／「斷片」的型態書寫無法再現的生命現場。從「生

命書寫」的觀點檢視徐弘祖面對他者的自我對話與思辨，遭逢困頓的

自我消解等等，就「日記」的紀實角度探看其書寫意識、生命叩問，

對已成經典的「徐學」研究成果進行當代的反思，是本文的關懷起點。 

  

                                                 
13 紀元文、李有成主編，《生命書寫》，頁 8。 
14 紀元文、李有成主編，《生命書寫》，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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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日常到「日記」 

 

遊，原本就是尋訪蹤跡，留下地域的人文及時間的景觀。田曉菲

在《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曾提到：「遊

記文學是一個寬泛的、以內容為準的分類，它包括各種不同文體類

型。」15 而《徐霞客遊記》雖以遊記為名，其文體實為日記。日記，

產生於生活的感受、景觀和脈動的寫作，指向了文人自身的存在感，

投射了自身處境的感覺結構。從整體的行旅景觀而言，日記可說是片

段的、插曲式的、未盡的形式。透過或短或長的紀錄，兼容敘事與抒

情，以部分視角的呈露形成的風景，景觀的裁剪，可說是日記的特色。

《徐霞客遊記》一書為後人重新編排而呈現的文本載體，其中亦包括

徐弘祖撰寫的志、詩歌。某些部分，類似民族類型紀錄、地理記錄，

融涉了田野資料之載錄與旅行日記，16 其中的主體即是按日記事的日

記。以日記的體式，可以看到徐弘祖如何關注當代現實、記錄傳統，

如何書寫遐荒異境，以及奇險與日常的對照性，形成經典的「徐霞客

遊記」。 

徐弘祖選擇以日記為敘事方式，依真實時間追蹤主角（自己）。

日記與個人的距離是最接近的，其書寫視角係自我揭露，並透過已發

生的事情向前重建敘事。《徐霞客遊記》之所以動人，因為那是行動

                                                 
15 田曉菲，《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2015 年），頁 10。 
16 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在《路徑：20 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指出「『旅行』……

是一個容納多重意義的詞」。他以為，「田野日記（私人的，比較接近『主觀的』旅行書寫）

經常會滲透到『客觀』的田野資料」。他認為，當代的田野研究兼具收集與敘事、客觀與主

觀、公開與私人、共居與旅行時的相遇等對立的元素。這本書以日記、博物館記錄、物件的

圖像、相片等文本呈現「旅行」的多種可能及其「清澈的不確定性」，對本文有所啟發。參

見詹姆斯‧克里弗德著，Kolas Yotaka 譯，《路徑：20 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苗栗：桂冠

圖書公司，2019 年），頁 15、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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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命的結構。由於為「日記」，或長或短，或簡或繁，除了空間的

記述，更流露個人真實的情緒。 

就徐弘祖自言，他深具書寫意識，書中屢見對日記記寫的說明，

如崇禎丁丑（1637）五月初三日「對西追錄數日《遊紀》」、五月十六

日「補紀遊之未盡者」；17 如有耽擱，則「追憶」（追錄），如： 

（丁丑〔1637〕六月十五日）余因兩病人僵臥兩處，憂心忡忡，

進退未知所適從，聊追憶兩三日桂西程紀，迨晚而臥。 

（己卯〔1639〕正月十三日）余追憶日記於東樓。 

（二十七日）坐通事小樓，追錄前記。18 

其他如「（戊寅〔1638〕四月二十五日）以所攜紙墨，記連日所遊」，

「（戊寅〔1638〕九月二十五日）途人皆勸止，遂停憩逆旅，草記數

則」，或言「遂鬱鬱作記寓中者竟日」、「坐邸樓鬱鬱作記竟日」、「遂

止邸樓作記」。19 〈滇遊日記〉甚至有數日僅記載「作記」一事，如：

「（己卯〔1639〕九月）初三日、初四日 作記北樓。」20 這些記錄

顯示其書寫意識之自覺。 

日記書寫雖然沒有嚴謹的敘事規範，仍有其敘事框架，與敘事者

個人的生活、心理活動、身分、經驗與視野錯迭相扣。日記的特色，

依照真實時間追蹤主角（自己）。每日書寫，從已發生的事件，向前

重建敘事，沿著散文的地表紋理匍匐前進──事件的結構就是行動與

生命的結構。 

 
                                                 
17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頁 298、326。 
18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

頁 367；〈滇遊日記六〉，頁 853、872。 
19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黔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657；〈滇遊日記三〉，頁 746；〈滇遊日記十二〉，頁 1072、1073、1081。 
20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三〉，《徐霞客遊記》，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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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記「細結構」呈現的現實關懷 

清代文人李慈銘（1830-1894）曾批評《徐霞客遊記》： 

其記皆按日實書道里南北，同於甲乙帳簿，無所文飾。……然

山水之文，必資雕刻；登臨之興，所貴適情。霞客梯險絙虛，

身試不測，徒標詭異之目，非寄賞會之深，古人癖嗜煙霞，當

不如是。而又筆舌冗漫，敘次疏拙，致令異境失奇，麗區掩采，

記路程者無從知徑，討名勝者為之不怡。且其注意頗在脈絡向

背，同於青烏之術，尤為無謂。至古今地理，絕未稽求，名蹟

留遺，多從忽略，固由明季士不讀書，不知攷據為何事也。21 

其批評的要點為「無所文飾」──缺乏文字的美感，以及「情」之未

適。「徒標詭異之目」也是批判其求新尚奇的探險敘事，缺乏杖底煙

霞的情意美感。關於李慈銘的評論，需要回到清代遊記的美學觀以及

李慈銘個人的文學觀點來看。而其說法雖未被大量引用或肯認，但也

指出了《徐霞客遊記》自身的駁雜。駁雜與多樣性來自於日記書寫的

特色。以第一人稱為敘述主體的日記，生動而真實地反映了書寫者思

考的過程與方式。以一種立體的方式，呈現了書寫者的生活和心理狀

態，以及周遭的社會和自然環境帶給他的影響。朱惠榮指出，《徐霞

客遊記》兼具導遊手冊、地學百科全書、歷史實錄、文學名著等面  

向。22 換個角度思考，《徐霞客遊記》以文學與地理紀錄共生的文類，

在學科模糊的當代，提供了某種參照。以碎形組合的型態，記載了路

線、民俗、地景考察以及個人真實的感知與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徐霞客遊記》除了日記正文之外，尚有夾註說

                                                 
21 〔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頁 472-473。 
22 朱惠榮，《徐霞客與《徐霞客遊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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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穿插民間傳說與敘事以及正文後的總括綜述，23 可說是行旅經驗

材料的儲存處。正文後的總括綜述以筆記、方志的書寫手法，更可發

現其有意識地記錄地方之意圖。這些隱藏在日記中的「細結構」──

借用浦安迪在《中國敘事學》所論〈奇書文體的「紋理」研究〉的說

法，結構是大型敘事架構所擁有的藝術統一性，而「細結構」則是文

章段落間的肌理，無涉於全局的敘事構造──24 可說是另一種地方訪

談，見聞紀錄，是徐弘祖的「田野」，是他與這些地方的連結，反映

了他對於曾在此地發生的一切的顧念敬重。 

以〈滇遊日記二〉為例，先言個人經歷：「先是余過南門橋，有

老者巾服而踞橋坐，見余過，拉之俱坐。予知其為土人，因訊以盤江，

彼茫然也。彼又執一人代訊。其人謂由澂江返天上，可笑也！渭濱言：

『盤江南自廣西府流東北師宗界，入羅平之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八達

彞寨，會江底河，經巴澤、河格、巴吉、興龍、那貢，至壩樓，為壩

樓江，遂東南下田州；不北至黃土壩，亦不至普安州。』第壩樓諸處，

與普安界亦相交錯，是南盤亦經普安之東南界，特未嘗與東北之北盤

合耳。」既而綜述羅平、白蠟山、束龍山等等。資料敘寫中，亦有閒

筆如：「此山（案：白蠟山）雖晴霽之極，亦有白雲一縷，橫亙其腰，

如帶圍，為州中一景。」25 對於地景的總括綜述，某方面像資料性札

記，以歸納式的寫法，如下所述： 

自會仙巖而東，其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盤亙，堆環成壑，或三

                                                 
23 朱惠榮稱為「附在各天日記後面的專條，具有學術札記的性質」。並統計，「全書有 102 天

日記附了這類專條共 319 條，少者一天一條，多者一天二三十條，文字長者一條千餘字，

短者僅一句話，共約 5.7 萬多字。其內容大體為兩類，一類是徐霞客在地理學方面觀察研究

的心得，另一類即是有關地方史事的札記」。見朱惠榮，《徐霞客與《徐霞客遊記》》，頁 45。 
24 見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111。 
25 以上引文，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69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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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迴環如玦者，或兩對疊如門者，或高峙成巖，或中空如洞者，

每每而是。但石質粗而色赤，無透漏潤澤之觀，而石梁橫跨，

而下穹然，此中八景，當為第一。 

靈巖者，其洞東向，前有亙崖，南北迴環，其深數十丈，高數

丈餘，中有金仙，外列門戶而不至於頂，洞形固不為洞揜也，

為唐陳光問讀書處。陳居嚴塘，其後裔猶有讀書巖中者。 

觀音現像，伏獅峯之東，迴崖上有石跡成像，赭黃其色。 

對獅巖者，一名小靈巖，在靈巖南嶺之外，南對獅峯，上下兩

層，上層大而高穹，下層小而雙峙。 

碧泉巖者，在對獅之西，亦南向，洞深三丈，高一丈餘，內有

泉一縷，自洞壁半崖滴下。下有石盤承之，清冽異常，亦小洞

間一名泉也。 

伏虎巖在清泉之後。 

石梁巖在沙陂、會仙寨東谷。其谷亂崖分亙，攢列成塢，兩轉

而東西橫亙，下開一竇，中穹若梁，由梁下北望，別有天地，

透梁而入，梁上復開崖一層，由東陂而上，直造梁中而止，登

之如踐層樓矣。 

會仙寨下臨沙溪，上亙圓頂如疊磨然，獨出眾山。羅洪山結淨

藍於下，即六空上人所棲也。 

學堂巖在會仙之北，高崖間迸開一竇，云仙人授學之處。 

此靈巖八景也。26 

亦有對地名的分判，如黃草壩之後言安籠所：「東一百五十里，為安

籠所，又東為新城所，皆南與粵西之安隆、泗城接壤。然在黔曰『籠』，

在粵曰『隆』，一音而各異字，一處而各異名，何也？豈兩名本同一

字，傳寫之異耶？按安莊之東，大路所經，亦有安籠、箐山與安籠所

                                                 
26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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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距四百里。乃遠者同而近者異，又何耶？大抵黔中多用『籠』字，

粵中多用『隆』字，故各從其地，而不知其地之相近，其取名必非二

也。」漾濞街的解釋：「按《志》：劍川水為漾，洱海水為濞，二水合

流故名。」27 

這些寫法，不僅強化其「敘述真實」，也透過引用志書，呈現了

「歷史真實」。要之，統整性敘述之筆，類似方志寫法。不過其層次

仍有不同，原是記寫順寧境內的地景面向，結尾則轉向食物：「郡境

所食所燃，皆核桃油。其核桃殼厚而肉嵌，一錢可數枚，捶碎蒸之，

箍搞為油，勝芝麻菜子者多矣。」28 這種跳接的記述方式，一如樹幹

歧出的枝椏，閱讀者或可藉此看出徐弘祖的博物思維。29 這些異質駁

雜的敘述，恰好指出了《徐霞客遊記》生命書寫的另一個面向，對於

地景知識的好奇，對於現實的探問。寫作自身，就是他的生命意識。 

總結性敘述之外，以夾註補述故事為另一種敘事型態。例舉如下： 

二十六日 昧爽發舟，西北三里，為橫埠堡。又北二里，為畫

山。其山橫列江南岸。江自北來，至是西折，山受囓，半剖為

削崖，有紋層絡。綠樹沿映，石質黃、紅、青、白，雜彩交錯

成章，上有九頭，山之名「畫」，以色非以形也。〔土語：「堯

山十八面，畫山九筒頭，有人能葬得，代代出封侯。」後地師

                                                 
27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710；〈滇遊日記八〉，頁 941。 
28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二〉，《徐霞客遊記》，頁 1088-1089。 
29 再如：「初九日 晨起天色暗爽，而二病俱僵臥不行，余無如之何，始躬操爨具。〔市犬肉極

肥白，從來所無者。〕以飲啖自遣而已。〔桂林荔枝極小而核大，僅與龍眼同形，而核大過

之，五月間熟，六月即無之，余自陽朔回省已無矣。殼色純綠而肉甚薄，然一種甘香之氣，

竟不減楓亭風味，龍眼則絕少矣。六月間，又有所謂『黃皮』者，大亦與龍眼等，乃金柑之

屬，味甘酸，之其性熱，不堪多食，不識然否？〕」從氣味、形狀、產期等，以及兩種果實

之對照，透過生動的記述，展示了書寫者的博物思維與對知識的好奇。見〔明〕徐弘祖著，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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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畫山北面隔江尖峯下水繞成坪處為吉壤，土愚人輒戕其母，

欲葬之。是夕峯墜，石壓其穴，竟不得葬，因號其處為忤逆地。

余所恨者，石墜時不并斃此逆也。〕30 

這段敘述則指出畫山因「吉壤」而有的荒謬故事。由「土愚人」之名，

不只是對土人的主觀意見，而是透過傳聞加深了對土人之「愚」的判

讀。再如下例： 

（十四日）朝陽庵則劉九庵大師所開建者……萬曆庚子，有征

播之役，軍門陳用賓過此，感師德行，為建此庵。……〔土人

言劉侍御出巡，案置二桃，為鼠所竊。劉窺見之，佯試門子曰：

「汝何竊桃？」門子不承。嚇之曰：「此處豈復有他人、而汝

不承。吾將刑之。」門子懼刑，遂妄承之。問：「核何在？」

門子復取他核以自誣。劉曰：「天下事枉者多矣！」乃棄官薙

髮於此。〕31 

從訪視翠峰山朝陽庵而引出人物故事，行文中的夾註補述「棄官

薙髮」的緣由，豐富了地景敘事。總括式敘述與夾註是日記書寫中對

於地方知識的增補，至於文中細節鋪陳、提問手法，如〈滇遊日記四〉：

「出洞，還顧洞門上，其左懸崖甚峭，上復闢成一門，當即內透之隙。

乃涉澗之西，遙審崖間層疊之痕，孰可著足，孰可倒攀，孰可以宛轉

達，孰可以騰躍上。乃復涉澗抵崖，可依所審法試之。」32「孰可著

足，孰可倒攀，孰可以宛轉達，孰可以騰躍上」既是提問，也是判斷；

既有想像，亦是行動，重繪了人與地景之間的遭逢與對話。 

 

                                                 
30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頁 338-339。 
31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頁 733。 
32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四〉，《徐霞客遊記》，頁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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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日常與異事記述 

日記的文體與個人情志、地方知識相互交織，時有零碎的、斷續

的、明滅的生活紀實及山水感悟。如蔣寅所指：「如此不厭瑣屑的記

錄，……意味著作者遠離慣常居處的場所而進入一個新異空間，時時

被新鮮的感覺經驗所包圍、所刺激。」33 如錢謙益所言：「聞其文字

質直，不事雕飾，又多載米鹽瑣屑，如甲乙帳簿。」34 正因為是日記，

有岔出的傳說、當日特殊事件的記述、日常飲食的記述、博物記載，

看出行進的頓挫。又有某些個人習性的紀錄，類似當代的「冷知識」，

譬如：「乃取巨魚細切為膾，置大碗中，以蔥及姜絲與鹽醋拌而食之，

以為至味。余不能從，第啖肉飲酒而已。」「二十六日……日色甚暖，

不勝重衣，夜不勝覆絮。是日手瘡大發。蓋前佶倫兩次具餐，俱雜母

豬肉於中也。」35 讀來有其趣味。隱藏在日記中的「細結構」除了簡

短如隨筆，也有長篇的抄錄或轉述他人話語。這樣的文獻材料往往又

是完整的記述，或為傳說，或為人物故事。下文即為徐弘祖所抄碑 

文，出自〈楚遊日記〉： 

宮中有天啟初邑人袁子訓碑，言蘇仙事甚詳：言仙之母便縣 

人，有浣於溪，有苔成團繞足者，再四感而成孕，生仙。于漢

惠帝五年五月十五，母棄之後洞中。明日往視，則白鶴覆之，

白鹿乳之，異而收歸，長就學師，欲命名而不知其姓，令出觀

所遇，遇擔禾者以草貫魚而過，遂以蘇為姓，而名之曰耽，嘗

同諸兒牧牛羊，不突不擾，因各羣畀之，無亂羣者，諸兒又稱

                                                 
33 蔣寅，〈生活在別處──清詩的寫作困境及其應對策略〉，《文學評論》2020 年第 5 期（2020

年 9 月），頁 133。 
34 〔清〕錢謙益，〈囑徐仲昭刻遊記書〉，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

客遊記》，頁 1186。 
35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

頁 518、51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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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牛師」。事母至孝，母病思魚膾，仙往覓膾，不宿而至，

母食之，喜問所從得，曰：「便。」便去所居遠，非兩日不能

返，母以為欺。曰：「市膾時舅氏在旁，且詢知母恙，不日且

至，可驗。」舅至，母始異之。後白日奉上帝命，隨仙官上昇

於文帝三年七月十五日。母言：「兒去，吾何以養？」乃留一

櫃，封識甚固，曰：「凡所需，扣櫃可得。第必不可開。」指

庭間橘及井，曰：「此中將大疫，以橘葉及井水愈之。」後果

大驗。郡人益靈異之，欲開櫃一視，母從之，有隻鶴冲去，此

後扣櫃不靈矣。母逾百歲。既卒，鄉人彷彿見仙在嶺，哀號不

已，郡守張邈往送葬，求一見仙容，為示半面，光彩射人，又

垂空出隻手，綠毛巨掌，見者大異，自後靈異甚多，俱不暇覽。36 

這段敘述有鄉土的傳奇、親情的倫理、地域的景觀種種，隱身在

《徐霞客遊記》的巨幅敘事一角，相對於徐弘祖對於地名的稽考輯錄，

日記中的民間傳說，似乎也可以看到日記廣蒐博取的多元視角。而敘

述中標舉時間，呈現客觀場景，雖為蘇仙橋之傳說，卻集合各種異事

與奇聞，異事未必是真實的歷史，卻是旅人感受的真實。從異事反映

出的人情，從感而成孕的人子成為「牛師」；由「遇擔禾者以草貫魚

而過」的動態形象，組合為草、魚、禾的「蘇」姓；從大疫的預告到

解方的應驗，顯示了凡民的願念。由「靈異甚多，俱不暇覽」之語，

可知蘇仙橋的傳說透過地景的具現，逐漸積累靈力，也成為民間的寄

託。37 從徐弘祖的纂錄碑文可探知他的身心感應，《徐霞客遊記》多

次提到山靈與神明之力，或直言「山靈未獻此奇」： 

                                                 
36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54-255。 
37 林瑋嬪於《靈力具現：鄉村與都市中的民間宗教》指出靈力的文化象徵過程有著漢人的人

觀與宇宙觀的基礎，透過「擬人化」與「地方化」形成重要的文化機制。見林瑋嬪，《靈力

具現：鄉村與都市中的民間宗教》（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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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南一里，再下二峯，嶺忽亂石森列，片片若攢刃交戟，霧西

攫其尖，風東搗其膊，人從其中溜足直下，強攀崖踞坐，益覺

自豪。念前有路而忽無，既霧而復霧，欲下而轉上，皆山靈未

獻此奇，故使浪遊之踪，迂迴其轍耳。既下石峯，坳中又得十

字路，于是復西向下嶺，俱從濃霧中行矣。38 

或言「山靈罪我」，如：「（十八日）『此靈泉而以濯足；山靈罪我矣；

請以佛氏懺法解之。如果神之所為，祈十步內痛止。』及十步而痛忽

止。」再以「余行山中，不喜語怪」反襯山之靈。徐弘祖於回雁以貸

金「請決於神」，「益欽服神鑒」，於曲靖求兆，得「貴人接引喜更新」

吉兆，39 這些載記一方面看出記實的多元面貌，二方面也可看出科學

實察的研究眼光之外，徐弘祖對於山靈之神秘力量的敬畏。 

  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曾指出「『幻覺』本身就

是認識事物的方式」，並舉娜恩‧雪柏德（Nan Shepherd, 1893-1981）

在潮濕的天氣遠眺的經驗為例：「濕潤的空氣成為稜鏡，為她重新調

整視角，帶來多元視野。」40 紀實是文章的經緯法度，修辭組織之技

藝。演述日常之外，特殊事件的紀錄，如山靈之力，也是徐弘祖與自

然對話的方式。而碑文與夾註的人物故事，「我」成為「我們」，41 延

伸了《徐霞客遊記》的視野。這些看似瑣碎，不夠有「生命感」的記

                                                 
38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180。 
39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696-697；〈楚遊日記〉，頁 207；〈滇遊日記三〉，頁 735。 
40 羅伯特‧麥克法倫，〈我走，故我在〉，見娜恩‧雪柏德著，管嘯塵譯，《山之生》（臺北：新

經典文化，2019 年），頁 24。 
41 由於《徐霞客遊記》之成書之版本其一為季夢良抄錄，闕漏之處，季夢良輒為文補述。如：

「自此至九月初八日紀俱缺。霞客自標簡端云：『在雜剡包根內。』遍搜遺帙，并無雜剡。

計其時俱在南寧。嗟嗟！南寧一郡之名勝，霞客匝月之游踪，悉隨斷簡銷沉。繕寫至此，安

得起九原而問之！夢良記。」於是，是書不僅是徐弘祖的行記，也留下抄寫者的聲音。見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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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各類夾註及抄錄文字），顯示徐弘祖的現實關懷──包含記錄地

方異事的興味，正是其體會地方，見證風土的展現，這也是《徐霞客

遊記》在行旅動盪中直抒胸臆的書寫之外，另一種呈現生命書寫的方

式。 

 
四、冒險者的行動力 

 
（一）為當下的生命定錨 

徐弘祖對於遊有高度的執著與行動力，陳仁錫（1581-1636）〈跋

黃道周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後〉有言：「霞客遊甚奇，無如盤山一游。

予歸自寧錦，憩山海。奇永平山水甚，駐釣臺，俯危石，一過崆峒訪

道之處，有盤山焉，竟數日不能去。所見古松百株，半掛藤蘿，半星

斗，疑野僧，疑詩鬼。歸示霞客，霞客踵及燕山，劍及雲中，無何而

勇至。嗟乎！將吏如君，半肩行李，無疑，無怖，名王不足繫也！」42 

因他人之語而劍及履及，陳仁錫稱之為「勇」──「無疑，無怖」，這

就是一種遊的動能，情感的驅動力。陳函輝則以一事稱之：「予席上

問霞客：『君曾一造雁山絕頂否？』霞客聽而色動。次日，天未曉，

攜雙不借叩予臥榻外曰：『予且再往，歸當語卿。』過十日而霞客來，

言：『吾已取間道，捫蘿上。上龍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再攀

磴往，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團瓢尚在。又復二十里許而

立其巔，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夜繞予宿。予三宿而始下山。』

其果敢直前如此。」43 只因友人提問，立即登雁宕山，以體會登頂之

                                                 
42 〔明〕陳仁錫，〈跋黃道周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後〉，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

整理，《徐霞客遊記》，頁 1162。原書「無何而勇至」作「無何而虜至」，而頁 1300 的校勘

記指出「『虜』本作『勇』」，引文據此。 
43 〔明〕陳函輝，〈霞客徐先生墓志銘〉，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

客遊記》，頁 1193-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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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這裡表現了個人性情以及對山岳的情感；面對「多重現實」，展

示了旅人主體的冒險動能。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指出，

冒險是「從總體生命脈絡剔出一段經驗」；冒險是「內在的必然，以

一種特定的形式囊括了意外的外部事物」；同時，「就冒險特有的性質

和魅力來說，它是一種親歷的形式」。44 從這個角度來看待「霞客聽

而色動」、「予且再往，歸當語卿」的行動，徐弘祖以親歷見證山岳的

立體與抒情，透過山行探尋人生視野，冒險形成了生命的一種張力。 

冒險之心是「對生命常規的違規衝動」，45 測試自己可以承受的

界線何在，藉此可以看到探險者對於遊的執著與行動力。透過其第一

人稱記述，既看到徐弘祖驚險的歷程，更看到他對險的探尋追逐。自

言「嵩無奇，以無險耳」，46 對險境有種深刻的執念，日記中屢見「每

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終亦不顧。」「其時濃霧猶翳山半，余不顧，

攀躋直上三里……」「即從溪南轉入山峽，一里，南上一嶺，曰車帶

嶺，其嶺嶕而荒，行者俱為危言，余不顧。直上一里半……」47 

這種既決絕又略帶任性的「余不顧」，甚至「雖腹中餒甚，念此

巖必不可失，益賈勇直前」，48 正呈現其旅人主體，如蘇格蘭作家娜

恩‧雪柏德的觀點：「身體在山野裡是十分危險的，但也是種獎勵，

是無與倫比的感官體驗。」49 他寫到：「然巨松夾隴，翠蔭飛流，不

復知有登陟之艱也。」「余謂此奇境不可失，乃循迴磴披石關而陟

                                                 
44 以上引文，見齊美爾著，李屹譯，〈何謂冒險〉，收入詹偉雄選編，《攀登的奧義：從馬洛里、

尼采到齊美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頁 234、222、230。 
45 長篇敘事詩〈徐霞客〉的作者羅智成閱讀夏宇《備忘錄》後，認為夏宇展現了「對創作常規

的違規衝動」。創造之心，不分古今。見羅智成，〈詩的邊界〉，見夏宇，《摩擦‧無以名狀》

（臺北：布丁紅公司，2017 年），無頁碼。 
46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遊嵩山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42。 
47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遊黃山日記後〉，《徐霞客遊記》，

頁 31；〈楚遊日記〉，頁 177、247。 
48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頁 458。 
49 羅伯特‧麥克法倫，〈我走，故我在〉，見娜恩‧雪柏德著，管嘯塵譯，《山之生》，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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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恨不留被襆於此，倚崖而臥明月也。」「路宛轉峯罅，下瞰絕

澗諸峯，在鐵船峯旁，俱從澗底矗聳直上，離立咫尺，爭雄競秀，而

層烟疊翠，澄映四外；其下噴雪奔雷，騰空震盪，耳目為之狂喜！」50 

另一方面，從「余不為阻」的話語，也看出徐弘祖與他人之不同，險

境奇景對他而言有一種不可遏抑的驅動力。無論是物候：「雨意霏霏，

不能阻余行色。」「余謝之曰：『行不容遲，雖雨不為阻也。』」或是實

然的提醒：「神廟初，孤舟大師開山建剎，遂成叢林，今孤舟物故，

兩年前虎從寺側攫一僧去，于是僧徒星散，豺虎晝行，山田盡蕪，佛

宇空寂，人無入者。每從人問津，俱戒莫入。且霧露沉霾，莫為引導。

余不為阻……」「然亦皆謂洞不可入，有虎狼，有妖祟，勸余由村後

逾山西上……余不從。」51 他反而以身體行動重新定義「險境」，境

遠路迷，自言：「時嶺頭冰葉紛披，雖無徑路，余意即使路訛，可得

石梁勝，亦不以為恨。」除了直述「不為阻」、「不能阻」，亦透過他人

之言語，反襯其行動力。如〈楚遊日記〉所云：「途遇一人，持傘將遠

出，見余問道，輒曰：『此路非多人不可入，余當返家，為君前驅。』

余感其意，因隨至其家。其人為余覓三人，各持械，賫火冒雨入山。

初隨溪口東入一里，望一小溪自西峽透隙出，石崖層亙，外束如門。

導者曰：『此虎窟也。從來燒採之夫，俱不敢入。』」52 以他人之不敢

入，反襯徐弘祖之勇魄，冒險之心造就了旅人的主體，牽引著旅程的

行進。53 

                                                 
50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二〉，《徐霞客遊記》，

頁 1109、1093；〈遊廬山日記〉，頁 25。 
51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691；〈滇遊日記四〉，頁 766；〈楚遊日記〉，頁 173；〈滇遊日記四〉，頁 795。 
52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179、174。 
53 筆者想引用歐特克‧克提卡（Voytek Kurtyka）〈受苦的藝術〉所述，驗證徐弘祖的冒險之心

與行動力：「登山家是創造的，不只是運動中的參與者而已。這創造性體現在攀登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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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弘祖的冒險本質就在尋路的過程中顯現。所謂探險，是指「出

於某種目的，自願地、以陌生的方式到陌生的地方去旅行」。54 必須

感受到自然給予的恐懼，才算真正進入山的世界。以下文為例，他總

是走在他人提示危險的路徑，而（看似）輕易地完成攻頂。 

僧言：「金華尚在東南，隔大脊一重，箐中無路上；東向直躡

東崖，乃南趨逾頂而東下之。蓋東崖至是匪石而土，但峭削之

極，直列如屏，其上為難。」余時已神往，即仍下玉皇閣，遂

東向攀嶺上，時有游人在玉皇閣者，交呼「此處險極難階。」

余不顧，愈上愈峻。二里，有路緣峯腰自南而北，擔者欲從北

去，余強之南。半里，此路乃南通後嶺，非東南逾頂者，乃復

東向躡峻，擔者屢後，呼之不至，余不復待，竭蹶上躋，一里

餘，而東逾其脊。55 

從「不顧」、「強之」、「不復待」，即可知徐弘祖登頂的速度及決心，

而從旁人的回應，如擔者「呼之不至」或是「時有游人在玉皇閣者，

交呼『此處險極難階。』」的敘述，又反襯其行動之敏捷。可以看到

徐弘祖對於路徑的判讀：「往返躑躅，茅深棘翳，遍索不前……時有

平沙瀠之，遂隨之行。或東或南，仰眺甚逼，而終絕路影。三里稍開，

俯見瀠沙之上，虎跡甚明，纍纍如初印。隨之……大道從此分歧：一

自東南坡下而上，一向西北峯頂而趨，一從西南盤壑而行……余計上

下二徑，其去人必遠，不若從盤壑者中行。於是又東南三里，遂墜坡

                                                 
對未知領域的探索上，我深信『神秘』對登山而言是本質性的。當一個人置身於創造性的登

山時，哪些事物向這個人開顯了，就會創造出山岳經驗的全新紐帶。」轉引自詹偉雄，〈在

山間，一晤清洗靈魂的大神〉，見柏娜黛‧麥當勞著，葉品岑譯，《自由的技藝：登山的受

苦、涉險與自我塑造》（新北：大家出版，2022 年），頁 2。 
54 戎小捷，《探險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52。 
55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七〉，《徐霞客遊記》，頁 8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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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漸聞人聲。」56 而他自述在前進時的思索，如「忽見層崖之上，

有洞東向，欲一登而不見其徑，欲捨之，又不能竟去」，57 描述自己

的心態，則又真實若斯，如羅伯特‧麥克法倫所述：「承擔風險本身

就有回報，這使得人的心中能常保『不停勃發的激動』。」58 

又如「（十五日）乃前趨過昨所望虎穴之上，此直康衢，非險道

矣」，59 康衢與險道之分，必須全然憑藉自己的判讀，無法倚賴技術

的力量。如非對自然地景有足夠的熱情，又如何能成為遊旅四方的奇

士。他是個具備「問題意識」的行者，經常顯示著非前進不可的執拗，

這種固執（堅持），反而帶有情感的動能，可以驅使讀者進入徐弘祖

身臨的世界。譬如這段敘述： 

（十二日）漸上二里，磵石高穹，滑不能上，乃從北崖轉陟箐

中；崖根有小路，為密箐所翳，披之而行。又二里，聞人聲在

絕壁下，乃樵者拾枯枝於此，捆縛將返，見余，言前已無路，

不復可逾。余不信，更從叢篁中披陟而西上。其處竹形漸大，

亦漸密，路斷無痕。余莽披之，去巾解服，攀竹為絚。60 

他人提及「前已無路」，他仍執意向前，見「路斷無痕」則「去巾解

服，攀竹為絚」，這是他人難以企及的行動力。又如這段敘述： 

（十一日）一人曰：「此路從峽南直上，乃樵道，無他奇。南

峽中有古佛洞甚異，但懸崖絕隔，恐不能行，無引者亦不能識。」

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既萬里而來，不為險阻，余何難前導。」

                                                 
56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徐霞客遊記》，頁 1005-1006。 
57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九〉，《徐霞客遊記》，頁 990。 
58 羅伯特‧麥克法倫著，林建興譯，〈追逐恐懼〉，《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

戀登山》（新北：大家出版，2019 年），頁 107。 
59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七〉，《徐霞客遊記》，頁 900。 
60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八〉，《徐霞客遊記》，頁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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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乃解長衣併所折蛺蝶枝，負之行……於是緣峽上西行，上下

皆危崖絕壁，積雪皚皚，當石崖間，旭日映之，光艷奪目。61 

一聽到「甚異」，就引發徐弘祖好奇領異的行動力。如同上清潭之探

險所述，「土人曰：『絡絲潭北有上清潭，其門甚隘，水由中出，人不

能入，入即有奇勝。此洞與麻葉洞俱神龍蟄處，非惟難入，亦不敢入

也。』余聞之，益喜甚。」62 然而，他並不只是冒險心態的滿足，在

危絕的崖壁間，他是能領會，能感受旭日映射皚皚白雪的光亮的自然

之美。譬如：「夜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橋而坐，松陰塔影，隱現

於雪痕月色之間，令人神思悄然。」或是：「復西半里，其水搗峽瀉

石間，石色光膩，文理燦然，頗饒煙雲之致。」雪痕與月色，松陰與

塔影，石色如煙雲，亦有令人低迴之處。又如：「（二十三日）五里之

雲梯杳藹，〔自大寺來，約有五里。〕千秋之鶴影縱橫，非有棲霞餐

液之緣，誰得而至哉！時已過午，中有雲寮，綰鑰已久，竈無宿火，

囊乏黃粱，無從掃葉煑泉，惟是倚笻臥石，隨枕上之自寐自醒，看下

界之雲來雲去。」63 在追求置身危險中的巔峰經驗之外，以雲來雲去

與自寐自醒的抒情體會，呈現了人在山林的流動與彈性。一如論者所

述山岳文學的三個層次，最美的境界是在山岳的壯美中沉澱思緒。64 

                                                 
61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八〉，《徐霞客遊記》，頁 922。 
62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183。 
63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八〉，《徐霞客遊記》，頁

924、925；〈粵西遊日記二〉，頁 408。 
64 詹偉雄，〈登山與現代──meters 書系總序〉，見柏娜黛‧麥當勞著，劉麗真譯，《攀向自由：

波蘭冰峰戰士們的一頁鐵血史詩》（臺北：臉譜出版，2020 年），頁 10。必須補充說明的是，

筆者引用域外的山岳書寫，並非突顯「登頂」或描述山岳，而在於登山者的內在精神與冒險

行動是彼此可以對話之處。徐弘祖之遊，除山岳之外，尚有瀑布、溪水、巖洞、石壁等之敘

述，如審查人所提示〈閩遊日記〉之敘述：「十七日 水漲數丈，同舟俱閣不行。上午得三

板舟，附之行。四十里，太平驛，四十里，大橫驛，過如飛鳥。三十里，黯淡灘，水勢奔湧。

余昔遊鯉湖過此，但見穹石㟧峙，舟穿其間，初不謂險；今則白波山立，石悉沒形，險倍昔

時。」尚有〈楚遊日記〉之麻葉洞：「至此石幻異形，膚理頓換，片竅俱靈」，〈黔遊日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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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有高度自覺的山岳行動者，如何書寫「凭無所凭，御無

所御」躡險之情境？65「日記」之特色在於以第一人稱敘述貼身敘述

自我行動與心態，而山岳登臨之危機在一瞬之間，書寫往往是後見之

明。徐弘祖並非莽撞的山林征服者，以下文為例，呈現了他的躊躇與

決斷。如下所述： 

已而山愈高，脊愈狹，兩邊夾立，如行刀背；又石片稜稜怒起，

每過一脊，即一峭峯，皆從刀劍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

見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峯盡處，一石如劈；向懼石鋒

撩人，至是且無鋒置足矣。躊躇崖上，不敢復向故道，俯瞰南

面石壁下有一級，遂脫奴足布四條，懸崖垂空，先下一奴，余

次從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僅容足，無餘地；望巖下斗

深百丈，欲謀復上，而上巖亦嵌空三丈餘，不能飛陟。持布上

試，布為突石所勒，忽中斷；復續懸之，竭力騰挽，得復登上

巖。66 

冒險是他的心靈基因，「恐懼中埋藏著歡暢」。67 在陡峭山形、難以進

入的艱困中，在「無餘地」的逼仄間破解懸崖的密碼，克服「懼─躊

躇─不敢」的情緒，完成「登」的歷程。他以身體丈量世界，在可控

制性的危險中前進，不讓內在的心志遊移，織繪「生命地理學」的場

                                                 
言黃果樹瀑布：「水由葉上漫頂而下，如鮫綃萬幅，橫罩門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數計，搗珠

崩玉，飛沫反湧，如煙霧騰空，勢甚雄厲」，皆有可觀之處。以上日記引文，分見〔明〕徐

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閩遊日記前〉，《徐霞客遊記》，頁 56；〈楚遊日記〉，頁 185；

〈黔遊日記一〉，頁 651。 
65 徐弘祖有言：「足之力半寄於手，手之力亦半無所寄，所謂凭虛御風，而實凭無所凭，御無

所御也。」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三〉，《徐霞客遊記》，頁

1120。 
66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遊雁宕山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9。 
67 羅伯特‧麥克法倫著，林建興譯，〈追逐恐懼〉，《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

戀登山》，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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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二）危機時刻的抉擇、感知與情緒 

《徐霞客遊記》中多可見其登臨險境之敘述，如登雞足山：「屢

懸峻梯空，從崖石間作猿猴升」，「兩崖逼束而下墜甚峻」。68 在文本

中徐弘祖屢屢寫及他如何「進入」或「介入」空間現場。纂錄原文如

下： 

天色霽甚，晨餐後仍向東行。一里，出山口，支峯兀立處，其

上有庵，草翳無人，非觀音巖也。從庵左先循其上崖而東，崖

危草沒，靜聞不能從，令守行囊於石畔。余攀隙披窾而入，轉

崖之東，則兩壁裂而成門，內裁一綫剖，宛轉嵌漏。其內上夾

參九天，或合或離，俱不過咫尺，下夾墜九淵，或乾或水，俱

凭臨數丈。夾半兩崖，俱有痕踐足而入，肩倚隔崖，足踐線痕，

手攀石竅，無隕墜之慮。69 

徐弘祖以個人身體之行動，去探勘陌生的空間。或於危崖草浪中，「攀

隙披窾而入」，在岩壁的裂縫中，他「手攀」、「肩倚」、「足踐」，在壁

裂、崖痕、石竅的縫隙中，他以身為度，「無隕墜之慮」。從攀、踐、

倚的動作趨向，即可感知他身體知覺的專注與力度。 

在《徐霞客遊記》文中，關於身體行動的記寫，或因拓碑，如「始

攀隙而登，上有臺址，拂崖讀記，則怡雲亭之廢跡也。」「先，余一入

洞，即採嫩松拭兩崖，開蘚剔翳，而古刻露焉。字盡得松膏之潤，如

摹搨者然，雖蝕亦漸可辨……」「入洞更採葉拂崖，觀劉誼〈曾公巖

                                                 
68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五〉，《徐霞客遊記》，頁

825-826、828。 
69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頁 2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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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及陳倩等詩已，乃濯足澗水中……」「瞻右崖有題，亟以松枝磨

拭之，則宋紹興甲戌七月望呂愿忠題中隱山〈呂公洞詩〉也。」或尋

洞，如訪龍洞「洞既束肩，石復當胸，無可攀踐，逾之甚艱……入時

自上懸身而墜，其勢猶順，出則自下側身以透，胸與背既貼切於兩壁，

而膝復不能屈伸，石質刺膚，前後莫可懸接……」或尋景，如「望兩

崖斷處，中垂草莽者千尺，為登頂間道，遂解衣攀躡而登。二里，出

危崖上，仰眺絕頂，猶傑然天半，而滿山短樹蒙密，槎枒枯竹，但能

鉤衣刺領，攀踐輒斷折，用力雖勤，若墮洪濤，汩汩不能出。余益鼓

勇上，久之棘盡，始登其頂。」70 畢竟，山嶺之登臨就是身體的行動，

很難具體測量征服的難度。 

此外，徐弘祖具備旅行及書寫意識，他理解自己是個外來者，必

須徵詢引導者的意見；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處於「被觀看」的情態： 

導者乃取樵後峽去，余乃仍循崖東下。三里，當南崖之口，路

將轉北，見其側亦有小岐，東向草石間，可免北行之迂，乃隨

之下，其下甚峻，路屢斷屢續。東下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下

三里，乃及麓，渡東出之澗。澗南有巨石高穹，牧者多踞其上，

見余自北崖下，爭覘眺之，不知為何許人也。71 

選擇險路，而看到牧者「爭覘眺之，不知為何許人」，其實也有種自

得之意。而險路之「險」，就在於高度的反差與對照。從以下的敘述

可得知一二。「半里，見有兩三家倚南坡，而廬下頗有小流東向而墜；

而路出其西北，莫可問為何所。已而遇一人，執而詢之。其人曰：『雅

烏山村也。』亟馳去，後乃知此為畏途，行者俱不敢停趾，而余貿貿

                                                 
70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

頁 311、313、344、315；〈閩遊日記後〉，頁 63；〈遊恆山日記〉，頁 89-91。 
71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八〉，《徐霞客遊記》，頁 92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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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自適也。」72 至此，或以為徐弘祖有自詡之情，續讀，才發現處境

的艱險，這自是日記寫作的敘事特徵。 

忽見層崖之上，有洞東向，欲一登而不見其徑，欲捨之，又不

能竟去，遂令顧僕停行李，守木膽於路側，余竟仰攀而上。其

上甚削，半里之後，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攀草根而登。已而草

根亦不能受指，幸而及石，然石亦不堅，踐之輒隕，攀之亦隕，

間得一少粘者，綳足挂指，如平帖於壁，不容移一步，欲上既

無援，欲下亦無地；生平所歷危境，無逾於此。蓋峭壁有之，

無此蘇土；流土有之，無此蘇石。久之，先試得其兩手兩足四

處不摧之石，然後懸空移一手，隨懸空移一足，一手足牢，然

後懸空又移一手足，幸石不墜；又手足無力欲自墜，久之，幸

攀而上，又橫帖而南過，共半里，乃抵其北崖，稍循而下墜，

始南轉入洞……半里，其下亦俱懸崖無路，然皆草根懸綴，遂

坐而下墜，以雙足向前，兩手反而後揣草根，略逗其投空之勢，

順之一里下，乃及其麓，與顧僕見，若更生也。73 

  何以「生平所歷危境，無逾於此」？首先，是他向來的心態：「欲

捨之，又不能竟去」，山林對於徐弘祖而言，是種難述的魔法。而所

歷險境是「其上無援，其下無地」，全然地以自己的指、趾、手、足去

對應峭壁懸崖。移動的方式是攀─貼─移─循而下墜─坐而下墜，末

了以「投空之勢」揣草根而下。連續的「幸石不墜」、「幸攀而上」有

種生死以之的氣勢，也點出了身臨險境除了個人的膽識及敏捷的回應

之外，需要某種機遇才能險中求生，毋怪徐弘祖有「若更生也」之嘆。

如《探險論》一書所述，「恰恰是因為探險活動存在著這種『不可預

測性和不確定性』，也就是存在著巨大的『運氣』因素，它才正是考

                                                 
72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九〉，《徐霞客遊記》，頁 989。 
73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九〉，《徐霞客遊記》，頁 99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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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探險家勇氣的地方……正是因為探險中有巨大的運氣因素存在，探

險活動才有了它所獨具的巨大魅力」。74 

以細膩的文字寫出行旅經歷的現場感如：「乃攀枝橫跌，跌一重

復更一枝，幸枝稠箐密，不知倒空之險，如是一里，如蹈碧海，茫無

涯際。」75 攀跌倒空，竟有「如蹈碧海，茫無涯際」的形容。再如下

文所述：「潭廣二丈餘，波光瑩映，不覺其深，而突崖之槽，為水所

汩，高雖丈餘，膩滑不可着足。時余狎之，不覺見二僧已逾上崖，而

何父子欲從澗北上，余獨在潭上覓路不得。遂躡峯槽，與水爭道，為

石滑足，與水俱下，傾注潭中，水及其項。亟躍而出，踞石絞衣，攀

北崖登其上，下瞰余失足之槽，雖高丈餘，其上槽道，曲折如削，膩

滑尤甚。」76 失足滑落水潭，潭水及頸，他還能一躍而起，還檢視自

己失足之地勢。77 具有冒險能動力的旅人主體並非衝動前行，面對無

能掌控的空間尺度，日記中呈現的畏懼惶恐的情緒，突顯紀實書寫的

細節與張力。78 以下文為例： 

又從脊西向行，於是脊兩旁皆深墜成南北壑。壑蟠空於下，脊

端突起於外，西接橫亙之界，樹叢石錯，風影颯颯動人，疑是

畏途。時肩擔者以陟峻難前，顧僕以體弱不進，余隨諸僧後，

                                                 
74 戎小捷，《探險論》，頁 94。 
75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七〉，《徐霞客遊記》，頁 900。 
76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八〉，《徐霞客遊記》，頁 925。 
77 在這種危急時刻，又能看到潭景湖光之麗：「再踰西崖，下覷其內，有潭方廣各二丈餘，其

色純綠，漾光浮黛，照耀崖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蕩，光怪得未曾有。」見〔明〕徐弘祖

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八〉，《徐霞客遊記》，頁 925。 
78 徐弘祖在《徐霞客遊記》中所表現的情緒是多樣的，煩厭如：「三十日 余在唐寓，因連日

炎威午爍，雨陣時沛，既倦山踄，復厭市行。」懼畏如：「時方下午，以擔不能前，遂止。

見邸榻旁有臥而呻吟者，乃適往前途，為劫盜所傷，還臥於此；被劫之處，去此纔六里。乃

日纔過午，而盜即縱橫，可畏也。」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

〈粵西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頁 341；〈滇遊日記十〉，頁 1015-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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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求其待之與俱，每至一嶺，輒坐待久之。比至，諸僧復前，

彼二人復後。余心惴惴，既恐二人之久遲於後，又恐諸僧之速

去於前，屢前留之，又後促之，不勝惶迫，愈覺其上不已也。79 

從「疑是」─「心惴惴」─「屢前留之」─「又後促之」，（彷彿）如

實傳達人在畏途的情緒起伏。或許我們可以說，徐弘祖追求的是一種

「具『過程』性的心理感受，也就是說，它必得是一種快樂與痛苦同

時、且持續交融作用的感受過程，需要的是心靈透過正負情愫不斷地

交融洗滌與磨練，才得以有所滋養與育成的」。80 這正是登山者強韌

的內心質地。一如齊美爾在〈何謂冒險〉所述：「冒險容或孤立於生

命中的其他事件，容或有偶然的成分，卻具備涵納必然性和意義的器

量。」81 對他而言，冒險彷彿是他生命脈絡的結構，其所經歷的奇險

卻與日常的紀實有著互為表裡，相互依存的關係。攀登山岳的奇險與

危殆的日常生活對照，正可看出生命書寫的意涵。以下將從其行旅中

的現實處境、生計策略、人我關係等面向，探討行旅中的日常「奇險」。 

 
五、倫理情境與人我關係 

 
（一）行旅歷程與生計策略 

學者已然指出旅行（travel）一詞源自中世紀英文「travelen」，與

現代法文「travail」同源，意指因身分需要而移動各地的勞動。82 旅

                                                 
79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五〉，《徐霞客遊記》，頁 807。 
80 葉啟政，〈當下此刻此在的永恆幸福〉，《台灣社會學會通訊》第 88 期（2018 年 8 月），頁

79。 
81 齊美爾著，李屹譯，〈何謂冒險〉，收入詹偉雄選編，《攀登的奧義：從馬洛里、尼采到齊美

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頁 220。 
82 蘇碩斌，〈旅行文學之誕生：試論台灣現代觀光社會的觀看與表達〉，《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第 19 期（2014 年 10 月），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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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並不浪漫，尤其徐弘祖的行旅經常受苦磨難，類似今日之「窮旅 

行」。書中展示的生活日常，觸及了現實生活，《徐霞客遊記》中多可

得見居住環境之困窘。如：「（都結）州室與聚落俱倚南山，向北，有

小水經其前東注，宅無垣牆，廨亦隤圮。鋪司獰甚，竟不承應，無夫

無供，蓋宛然一夜郎矣。〔州官農姓。〕是日為余生辰，乃所遇舊州

夫既惡劣，而晚抵鋪司復然，何觸處皆窮也。」又如：「營中茅舍如

蝸，上漏下濕，人畜雜處。其人猶沾沾謂予：『公貴人，使不遇余輩，

而前無可託宿，奈何？雖營房卑隘，猶勝彞居十倍也。』余頷之。索

水炊粥；峯頭水甚艱，以一掬濯足而已。」83 衣食住行是生活日常，

書中傳述一己之窘迫，直面現實處境，以尋覓住居為例，即可見人我

關係的圖像。 

社會學者曾指出：「內群與外群之間、『我們』與『他們』之間的

邊界，是人類最不惜餘力防守，而且消耗了最多注意力的區隔。」84 

觀察徐弘祖的行旅，經常要仰賴陌生人之協助與善意。例舉如後：「夾

溪四五家，俱環堵離立，欲投託宿，各以新歲宴客辭。方徘徊路旁，

有人一羣，從東村過西家，正所宴客也。中一少年，見余無宿處，親

從各家為覓所棲，乃引至東村宴過者，〔唐姓家。〕得留止焉。」「予

方徬徨路口，有儒服者過而問曰：『君豈南都人耶？余亦將南往留都，

豈可使賢者露處於我土地！』」85 然而，運用禁止入內的方式，使用

控制空間的權力，也是人類面對陌生人的自我保護狀態。86 如：「（木

角）村在白石山之北麓，去山尚十里。日有餘照而山雨復來，謀止宿

                                                 
83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

頁 517；〈滇遊日記二〉，頁 696。 
84 齊格蒙‧鮑曼著，朱道凱譯，〈陌生人〉，《社會學動動腦》（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2 年），

頁 66。 
85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江右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165、158。 
86 齊格蒙‧鮑曼著，朱道凱譯，〈陌生人〉，《社會學動動腦》，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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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處而村人無納者。〔村楊姓，俱閉門避客。〕」「曲折四里，有數家

倚溪北岸，是為三家村。投宿不納。蓋是時新聞阿迷不順，省中戒嚴，

故昆明各村，俱以小路不便居停為辭。」87 而徐弘祖面對陌生人的排

他現象，前者他坐在舂舍間，「徘徊抵暮，坐舂舍間，擬度其夜。既

而一舂傍主人啟扉納焉，為之晚炊而宿。」後者則是：「余強主一家，

久之，乃為篝火炊粥，啟戶就榻焉。」88 以「強主之」的方式獲取一

夜安適，他人則淡漠以對：「皆辭不納，以非大路故，亦昆明之習俗

也。最後入一老人家，強主之，竟不為覓米而炊。」89 亦有「意雖愛

客，而室甚卑隘」，90 就其所述，甚至有「黑暗如獄」之形容： 

及登之，則穢臭不可嚮邇，皆其畜塒之所，而容身之地，面牆

環堵，黑暗如獄矣。時余衣甚濕，日且就昏，其南房方聚眾作

法，拒客不納，北房亦尤而效之，求一臥不可得。彷徨既久，

寒冽殊甚，強索臥石龕之間。令僮以所賫米具就炊，始辭無薪，

既以細米易而成粥，竟不見粒米也。91 

這些現實的紀錄，也是壯遊生活的一部分。不厭瑣屑地記錄暫居空間，

也是一種指認與標記，確認自己與外界的關聯。另一方面，書中不時

可見行旅中透過鄉誼、友倫的深情厚意。在雲南，除了木增、唐泰

（1593-1673），還有馬元康（？-？）的厚待：「元康一見即諦視曰：

『即徐先生耶？』問何以知之。曰：『吾弟言之，余望之久矣。』蓋元

中應試省中，先以書囑元康者，乃瑪瑙山而非九隆後之馬家莊也。元

                                                 
87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

頁 406；〈滇遊日記三〉，頁 754-755。 
88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

頁 406；〈滇遊日記三〉，頁 755。 
89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四〉，《徐霞客遊記》，頁 795。 
90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49。 
91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江右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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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即為投轄，割雞為黍，見其二子。深山杳藹之中，疑無人跡，而有

此知己，如遇仙矣！」92 生活的片斷也是另一種自畫像，看見不同情

境的自我。人際關係與人情網絡的巨大對照，顯映行旅者的社會角色。 

旅途中如何謀生？如何維持生存之所需？《徐霞客遊記》一書直

面「謀生」這現實的課題，多次記寫絕糧，也記錄其四處尋求資助之

歷程。或以文謀生，代人撰文；或以物易物，尋求友人濟助。《徐霞

客遊記》意不在突顯旅行者之貧困之物質生活，而是藉此看到徐弘祖

與友人、陌生人之互動，展示其倫理情境以及地域空間與行旅經驗叩

連出的關係之網。 

以下先以楚遊遭盜後的敘述為例，由於是一連續的過程，為便於

說明，敘述如下： 

（丁丑〔1637〕二月）十三日 昧爽登涯，計無所之。思金祥

甫為他鄉故知，投之或可強留，候鐵樓門開，乃入。急趨祥甫

寓，告以遇盜始末，祥甫愴然。初欲假數十金於藩府，託祥甫

擔當，隨託祥甫歸家取還，而余輩仍了西方大願。祥甫謂藩府

無銀可借，詢余若歸故鄉，為別措以備衣裝。余念遇難輒返，

□覓資重來，妻孥必無放行之理，不欲變余去志，仍求祥甫曲

濟，祥甫唯唯。…… 

十六日 金為投揭內司，約二十二始會眾議助。初，祥甫謂己

不能貸，欲遍求眾內司共濟，余頗難之。靜聞謂彼久欲置四十

                                                 
92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一〉，《徐霞客遊記》，頁 1042。徐弘

祖並非孤獨的山岳行旅者，就其所述，多有與友相遇的怡悅歡喜。如馬元康：「余聞之，既

喜此中之多奇，又喜元康之能悉其奇，而余之得聞此奇也。地主山靈，一時濟美，中夜喜而

不寐！」又如史君：「史君謂生平好搜訪山脈，每被人哂，不敢語人，邂逅遇余，其心大快。

然余亦搜訪此脊幾四十年，至此而後盡，又至此而後遇一同心者，亦奇矣。夜月甚明，碧宇

如洗，心骨俱徹！」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

一〉，《徐霞客遊記》，頁 1044；〈滇遊日記十三〉，頁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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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願齋僧田於常住，今得眾濟，即貸余為西遊資。俟余歸，照

所濟之數為彼置田於寺，仍以所施諸人名立石，極為兩便。余

不得已聽之。…… 

二十六日 金祥甫初為予措資，展轉不就。是日忽鬮一會，得

百餘金，予在寓知之，金難再辭，許假二十金，予以田租二十

畝立券付之。…… 

（三月）初二日 乃促得金祥甫銀，仍封置金寓，以少資隨身，

劉許為轉借，期以今日，復不能得。予往別，且坐候之，遂不

及下舟。 

初三日 早出柴埠門登舟，劉明宇先以錢二千并絹布付靜聞，

更以糕果追予於南關外。93 

尋求濟助的歷程展現了情緒的糾結與辯證。先是求助同鄉人金祥甫

（？-？），而金祥甫起初只願意借給徐弘祖返鄉之旅費，直到靜聞 

（？-1637）提出另一方案，才有旅資。索求的過程如上述，真正取得

旅資，還要到四月十八、十九日。94 在這段等待過程中，他只能以物

易物而維持生活所需：「時余蔬米俱盡，而囊無一文……以劉君所惠

紬一方，就村婦易米四筒。」95 在滇地石房洞，則是錢財掉落，也是

以紬裙換米：「先是，余止存青蚨三十文，攜之袖中，計不能為界頭

返城之用，然猶可糴米為一日供；迨石房洞扒山，手足無主，竟不知

拋墮何所。至是手無一文，乃以褶襪裙三事，懸於寓外，冀售其一，

以為行資。久之，一人以二百餘文買紬裙去。」從「余欣然沽酒市肉，

                                                 
93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4-209。 
94 索求旅資的過程又牽涉與靜聞之間的互動。如：「（四月十七日）以靜聞久留而不亟於從事，

不免徵色發聲焉……（十八日）姑令靜聞明晨往促而已……（十九日）既昏，則靜聞同祥甫

賫王所助遊資來，共十四金。」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

霞客遊記》，頁 260。 
95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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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顧僕烹於寓」之反應，可見他對此種處境的坦然自處。96 雖然楚遊

籌資的過程充滿波折，但由於陳繼儒與其交誼，為其引薦麗江知府木

增及唐泰等人，雖遇盜而書信無存，唐泰等人早已耳聞其名，並予以

濟助，徐弘祖於是有以下之語：「始知眉公用情周摯，非世誼所及  

矣。大來雖貧，能不負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窮而獲濟，出於望

外如此。」97 相對於嵩明州之遭遇：「（二十七日）二倅皆南都人，余

故以書為庚癸呼，乃張之扞戾乃爾，始悔彈鋏操竽之拙也。」98 友人

為其輾轉請託：「初五日 方生為余作永昌潘氏父子書、騰越潘秀才

書，又為余求許郡尊轉作書通李永昌，又為余求范復蘇轉作書通楊賓

川。憐余無貲，其展轉為余謀，勝余自為謀也。」99 

徐弘祖不憚其煩地記寫籌資、借旅費的各種過程，直面個人經濟

的匱乏，透過瑣碎的人名與金額款項紀錄，也看見他對於遊旅的堅持

與韌性。 

 

（二）惡與病的人性考驗 

楚遊遇盜是徐弘祖行旅中巨大的挫折，100 徐弘祖面對的是人與

「此刻」的綰結，各種意志選擇決定的結果，在旅行危機之中勾勒了

自我的生命地形圖。從徐弘祖聽聞岸上啼號聲「眾舟寂然，皆不敢問。

余聞之，不能寐。枕上方作詩憐之」，到靜聞「心不能忍」而涉水登

                                                 
96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九〉，《徐霞客遊記》，頁 992。 
97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四〉，《徐霞客遊記》，頁 763-764。 
98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頁 748。 
99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四〉，《徐霞客遊記》，頁 787-788。「方

生為余作永昌潘氏父子書騰越潘秀才書」一句原書無頓號、逗號，以意增。 
100 如果從敘事弧的角度來看，在崇禎九年（1636）〈江右遊日記〉「（十月十七日）然聞其地多

盜，月中見有揭而涉溪者，不能無戒心」已是預告。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

理，〈江右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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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乃至於盜匪「喊殺入舟」，「靜聞顧僕與艾、石主僕，或赤身，或

擁被，俱逼聚一處。賊前從中艙後破後門，前後刀戟亂戳，無不以赤

體受之者」。101 遭逢厄難，行囊遭劫。有協助者如戴明凡（？-？）：

「鄰舟客戴姓者，甚憐余，從身分裏衣、單褲各一以畀余。余周身無

一物，摸髻中猶存銀耳挖一事，遂以酬之，匆匆問其姓名而別。時顧

僕赤身無蔽，余乃以所畀褲與之，而自着其裏衣，然僅及腰而止。」102 

或求告無門，遭人誤會：「石遂大詬靜聞，謂『眾人疑爾登涯引盜。

汝真不良，欲掩我之篋。』不知靜聞為彼冒刃、冒寒、冒火、冒水守

護此篋，以待主者，彼不為德，而反詬之。盜猶憐僧，彼更勝盜哉矣，

人之無良如此！」103 這段歷程所遭遇的人性之傷，從列舉失物，可

以看出徐弘祖最著意的物件與情誼所繫： 

此廂中有眉公與麗江木公敘稿，及弘辨、安仁諸書、與蒼梧道

顧東曙輩家書，共數十通，又有張公宗璉所著《南程續記》，

乃宣德初張侯特使廣東時手書，其族人珍藏二百餘年，予苦求

得之。外以莊定山、陳白沙字裹之，亦置書中。靜聞不及知，

亦不暇乞，俱為攜去，不知棄置何所，真可惜也。又取余皮掛

廂，中有家藏《晴山帖》六本，鐵針、錫瓶、陳用卿壺，俱重

物，盜入手不開，亟取袋中。破予大笥，取果餅俱投舡底，而

曹能始《名勝志》三本、《雲南志》四本及《遊紀》合刻十本

                                                 
101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0-201。 
102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2。徐弘祖屢屢

惦記遇劫解衣之惠，數度親訪致謝：「初八日 飯後余驟疾，呻吟不已。六十里至白水驛。

初擬登訪戴宇完，謝其遇劫時解衣救凍之惠，至是竟不能登。」「既泊，上覓戴明凡家，謝

其解衣救難之惠，而明凡往永不值。」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

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10、264。 
103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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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焚訖。其艾艙諸物，亦多焚棄。104 

而遭劫數人的狼狽，「時同登者余及顧僕，石與艾僕并二徽客，共六

人一行，俱若囚鬼。曉風砭骨，砂礫裂足，行不能前，止不能已」，

「上下諸舟，見諸人形狀，俱不肯渡，哀號再三，無有信者。艾僕隔

江呼其主，余隔江呼靜聞，徽人亦呼其侶，各各相呼，無一能應」，

異地相呼，以音聲相應確認個人的存在。結果「獨艾行可竟無蹤跡」，

「迨下午，不得艾消息」，稍後「余同石、曾、艾僕亦得土人舟同還

衡州。余意猶妄意艾先歸也」，「艾使先返，問艾竟杳然也」。105 直至

聽聞艾行可（？-1637）之歿，徐弘祖誦詩「同是天涯遇難人，一生何

堪對一死」，106 並欲以《楚辭》為其招魂：「初四日 平明行，風暫

止，夙雨霏霏。下午，過汊江，抵雲集潭，去予昔日被難處不遠，而

雲集則艾行可沉汨之所也。風雨淒其，光景頓別，欲為《楚辭》招之，

黯不成聲。」107 

在這些連續推進的情節敘述中更能體切感受生命的脆弱。然而，

遭盜後依然賞花，又是另一種境地。遭盜是真實的，自然之美更是真

實的；遭盜後十日在殷紅與團翠之間，細品花之形色，與前述之盜殺

掠奪恰好成為對比。如下所述： 

（二十日）途中見折寶株茶，花大瓣密，其紅映日。又見折千

葉緋桃，含苞甚大，皆桃花冲物也，擬往觀之。…… 

（二十二日）過綠竹園。桃花歷亂，柳色依然，不覺有去住之

感。入看瑞光不值，與其徒入桂花園，則寶株盛開，花大如盤，

殷紅密瓣，萬朵浮團翠之上，真一大觀。徜徉久之，不復知身

                                                 
104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3-204。 
105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2-203。 
106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7。 
107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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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難中也。108 

如果說楚遊遇盜是親歷了旅程的意外以及感知死亡的重量，王貴（？

-？）與旅店主人符心華（？-？）的盜取遊資，則又是另一種人性的

試煉。景況敘述如下： 

十九日 昧爽，促苗起作飯。忽擔人亦呼之，余心以為異，謂

從來懶不肯起，今何以人呼亦呼也。蓋此人名王貴，為靖州太

陽坪人。先自三里抵藍澗，彼同數人自後尾至，告曰：「余儕

欲往慶遠，苦此路不通，迂路又太遠，聞參府以兵送行，故特

來附帶。」余納而憐之，途中即以供應共給之。及抵慶遠，彼

已去，及遊南山復遇之。遂日日來候余，願隨往滇中。余思自

慶抵南丹，有夫可送，至貴州界，恐無負擔，欲納其一人。因

與之約曰：「余此地尚無所用汝，然既隨余，亦每日予工價一

分。若遇負擔處，每日與工價三分半。」彼欲以二人從。後聞

其儕在南山洞中，以絮塞牧牛童子口，余心疑之。而王貴來言，

誘童子非伊，乃同行者，彼已另居於慶。己請獨從，後至麻哈，

遂漸傲慢，以櫈傷予足。及抵貴州，見余欲另覓夫，復作悔過

狀。甚堪憐，余復用之。至是早起，忽不見，觀余所藏路費，

亦竟竊之去矣。自余行蠻洞中，以數金藏鹽筒中，不意日久為

彼所窺；乃不失於蠻煙虺毒之區，而失之就坦遵途之日，徒有

悵悵而已。109 

在王貴積極尋求之下與徐弘祖成為主僕，但在行路過程中，已然發現

此人非善類。徐弘祖出自同情心，讓王貴成為擔夫之一，然「以櫈傷

予足」，又求取諒解；其後又盜走路費。文中出現「納而憐之」、「甚

                                                 
108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5-206。 
109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黔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頁 64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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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憐」，足見其看待僕役的角度是寬厚的。雖「心疑之」，路費仍遭竊，

「徒有悵悵」之語，足見其無奈。又如〈黔遊日記二〉所言： 

余所遇惡人，如衡陽劫盜，狗場拐徒，併此寓竊錢去者，共三

番矣。此寓所竊，初疑為騎夫，後乃知為符主（案：符心華）

也。人之無良如此！110 

徐弘祖的自述，有「人之無良」的憤慨，亦有「徒有悵悵」的惘然。

對他人判斷的失準若視為田野故事，或許可以看見旅途中的人我互

動，如何交織著關係之網。遭竊的感懷：「窮途之中，屢遭拐竊，其

何堪乎！」與倖免於難的話語：「余以萬里一身，脫其虎口，亦幸矣！」

都是直抒胸臆的真實情緒；111 一再出現的「人之無良如此」，則是旅

途中哀感的「天問」。 

在山林間，徐弘祖見病夫「蠕蠕不能屈伸」，感嘆：「荒谷斷崖，

樵牧不至，而斯人託命於此，可哀亦可敬也。」112 面對生命終站之

前的個體型態，對山林之間的無名者，以「可哀亦可敬」繪述生命經

驗的邊界。同行友人靜聞故去的歷程，則有許多值得思索之處。其間

有情緒的流動，如「靜聞雖病，何愚至此」的惋嘆，113 有對靜聞病中

處境的描寫：「（六月十六日）急趨天妃視靜聞，則形變語譫，盡失常

度……顧僕返，知服益元後，病勢少殺矣。」「（八月十七日）靜聞以

病後成痢，堅守夙戒，恐汙穢江流，任其積垢遍體，遺臭滿艙，不一

                                                 
110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黔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675。 
111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黔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669、675。 
112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397。 
113 具體事由如下：「（十四日）蓋輿人以牛車代輿，而車不渡江，止以一人隨攜行李，而又欲重

索靜聞之資，惟恐與余遇，故迂歷城外荒廟中，竟以囊被詒僧抵錢付去。靜聞雖病，何愚至

此！」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367。 



清華 學報 

234 

浣濯。一舟交垢而不之顧。」114 亦有兩人爭執的敘寫：「（六月十八

日）靜聞病雖少痊，而形神猶非故吾也。余初意欲畀錢廟僧，令買綠

豆雜米作糜，以芽菜鮮姜為供；問前所畀，竟不買米，俱市粉餅食。

余恐蹈前轍，遂弗與，擬自買畀之，而靜聞與廟僧交以言侵余。〔此

方病者不信藥，而信鬼，僧不齋食而肉食，故僧以大餔惑靜聞，而靜

聞信之。僧謂彼所恃不在藥而在食。靜聞謂予不惜其命而惜錢，蓋猶

然病狂之言也。〕」115 同行者靜聞和尚為徐弘祖重要的友伴，徐弘祖

與靜聞同遇盜匪之劫，又因靜聞之信念而有雞足山之行。但病中靜聞

「盡失常度」，對徐弘祖有「不惜其命而惜錢」的誤解。《徐霞客遊記》

如此載述：「時日色尚高，余展轉念靜聞索鞋、茶不已，蓋其意，猶

望更生，便復向雞足，不欲待予來也。若與其來而不遇，既非余心；

若預期其必死，而來攜其骨，又非靜聞心。不若以二物付之，遂與永

別，不作轉念，可併酬峨眉之願也。」116 面對病榻上的友伴，徐弘祖

的心思是多重流轉的，徐弘祖雖體能強健，但在楚遊遇難後也自稱「病

體」，如「（三月初九日）昧爽，舟人放舟，余病猶甚」、「（初十日）余

念浯溪之勝，不可不一登，病亦少差，而舟人以候客未發，乃力疾起」、

「時余病怯行，臥崖邊石上」以及「（十五日）度舟行竟日，止可及

此，余不難以病體追躡也」之語。117 在〈粵西遊日記〉亦有瘡痛、發

疹塊，得「嵐瘴」、「風」之病徵。118 從個人之病痛觀視他人之病體，

                                                 
114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

頁 368、445。 
115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369。 
116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頁 451-452。 
117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10、211、216。 
118 筆者在〈《徐霞客遊記》的西南書寫：以異族敘述為探論核心〉曾討論《徐霞客遊記》西南

書寫中的食物、疾病與民俗，對於徐霞客的病體有所詮述。參見范宜如，〈《徐霞客遊記》的

西南書寫：以異族敘述為探論核心〉，《中正漢學研究》2021 年第 1 期（總第 37 期，2021 年

6 月），頁 258-261。 



紀實的技藝：論《徐霞客遊記》的生命書寫 

235 

對於靜聞的「形變語譫」、「病狂之言」別有所感。他所思考的不是目

前靜聞的身體狀況，而是靜聞畢生之心願。或可說，他們以「向死而

生」的氣魄，面對有限的人身限制，以個人意志超越現實的羈鎖。 

 

（三）以「敘事弧」顯映現實處境 

關於日記的探究可以從書寫情境、書寫心態以及書寫意識來審

視。由於「每日」之記的時間特質，於是而有了事件起伏的「敘事  

弧」。119 透過日記的時間感，形成連續性的情節。如：「渡橋沿江東

岸，西南至哈思坳，共四十里而至亦登；沿江東岸，東南逾岡入峽，

六十里而至雞飛。余初聞有熱水溢於石盤中，盤復嵌於臺上，皆天成

者；又一冷水流而環之，其出亦異。始以為在亦登。問道亦登，又以

為在雞飛；問道雞飛，又以為瘴不可行，又以為茅塞無路，又以為其

地去村遠，絕無居人，晚須露宿。余輾然曰：『山川真脈，余已得之，

一盤可無問也。』」120 連續的「始以為……又以為」，讓讀者也進入

了「問路而不得」的情境之中，呈現了事件的跌宕層次。 

長期的旅途，某些事件成了一種固定出現的節奏。透過日記的型

態的確可以看到他瑣碎但重大的煩惱，譬如──尋找擔夫、擔夫逃逸。

如〈滇遊日記〉的記述： 

十八日 昧爽促飯，而擔夫逃矣。…… 

初二日 晨起，霧色陰翳。方覓飯而夫逃。再覓夫代行，久之

不得。雨復狎至，遂鬱鬱作記寓中者竟日。 

初三日 雨復霏霏，又不得夫，坐邸樓鬱鬱作記竟日。其店主

                                                 
119 傑克‧哈特（Jack Hart）指出「敘事弧會隨著時間迅速前進，以持續不斷的動作推動敘事」。

見傑克‧哈特著，謝汝萱譯，《敘事弧：普立茲獎評審教你寫出叫好又叫座的採訪報導》（新

北：新樂園出版，2018 年），頁 42-43。 
120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二〉，《徐霞客遊記》，頁 1068-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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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姓者，乃市儈之尤，口云為覓夫而竟不一覓，視人之悶以為

快也。121 

連續兩日的日記，短小重複，但重點為「覓夫」。到了第三天，加入

了徐弘祖的行動，終於解決了擔夫的問題：「初四日 早霧而晴。顧

僕及主人覓夫俱不足恃，乃自行市中。……余往來稠人中，得二 

人……。」122 這也是日記書寫之特色，得以見到事件的發生與轉折。

尋覓擔夫的記寫，在《徐霞客遊記》周而復始地出現，如〈黔遊日記〉

亦有「（戊寅〔1638〕五月）初四日 覓夫不得」，「初五日 仍不得

夫」，「初六日 ……為余遍覓夫，竟無至者」，「初七日 囊錢日罄，

而夫不可得」。123 這也預告了旅行中的實然景況，人，會形成旅途中

的一道磨難。 

透過日記連續的敘寫，看見事件發展的程序。日記的敘事形貌讓

徐弘祖的行止成了動態的「敘事弧」，不時看見他的情緒、抉擇與判

斷。這是《徐霞客遊記》的文學力量，也是文本所形成的社會記憶。124 

除了「覓夫不得」，另一個重要生活記事則是陪伴他三年的顧僕逃逸，

透過日記的時間性，產生了情感的張力。就筆者觀覽所見，《徐霞客

遊記》提及顧僕之處，從〈浙遊日記〉到〈滇遊日記〉共有 216 處，

足見顧僕與徐弘祖關係之緊密。顧僕為其揹物煮食，尋訪擔夫，與之

探奇歷險。經歷楚遊遇難：「靜聞顧僕與艾、石主僕，或赤身，或擁

被，俱逼聚一處。」一同歷險：「遂與顧僕掛石投崖，懸藤倒柯，墜空

                                                 
121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七〉，《徐霞客遊記》，頁

905；〈滇遊日記十二〉，頁 1072-1073。 
122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二〉，《徐霞客遊記》，頁 1073。 
123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黔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675。 
124 王明珂以為「文本」可以被視為一種經歷選材、製作、使用、廢棄（或保存）而形成的社會

記憶遺存。社會記憶的形式結構包括史籍、服飾、特定儀式等等，恰對應筆記所包含的知識

內容。參見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臺北：允晨文化，2015 年），

頁 155-15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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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數層……」另一方面，徐弘祖也是疼惜顧僕：「時顧僕赤身無蔽，

余乃以所畀褲與之……」「心惶惶念顧僕負囊，山荒路寂，泥濘天黑，

不知何以行，且不知從何行。」125 兩人的情感互動，除了主僕的工

作應對，更有同行者的革命情感。有了這樣的前理解，再閱讀徐弘祖

的敘述，或能體會其困惑失落的心懷。 

（己卯〔1639〕九月初十日）見顧僕不至，余疑而問之。……

再訊之。曰：「長老見尊使負包囊往大理，詢和光，疑其未奉

相公命，故使余來告。」余固知其逃也，非往大理也。……啟

篋而視，所有盡去。體極、弘辨欲為余急發二寺僧往追。余止

之，謂「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亦聽其去而已矣。」

但離鄉三載，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余於萬里之外，何

其忍也！126 

所攜物品盡遭竊取，與徐弘祖念及的三年同行的情誼對照，這是「敘

事弧」創造的情感反差。對比於前一則日記，即可知徐弘祖對僕人毫

無戒心，將箱篋鑰匙全部交給僕人：「和光欲下山，因命顧奴與俱，

恐山廬無餘被，憐其寒也。奴請匙鑰，余并箱篚者與之，以一時解縛

不便也。」127 再對照更早之前的敘述，譬如對顧僕生病的擔憂：「（丁

丑〔1637〕七月十一日）顧僕削弱尤甚，為之悵然。」「（戊寅〔1638〕

十二月初六日）而顧僕又以懨懨不能速隨諸僧後，雖行，心為忡忡。」

「顧僕以體弱不進……」又如山行間對顧僕的掛念：「躑躅昏黑 

中……後不知顧僕趨何所……」以及除夕之際，「顧僕傳弘辨、安仁

語曰：『明日是除夕，幸爾主早返寺，毋令人懸望也。』余聞之，為悽

                                                 
125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1、180-181、202；〈滇遊日記二〉，頁 693。 
126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三〉，《徐霞客遊記》，頁 1116。 
127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三〉，《徐霞客遊記》，頁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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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者久之。」128 這正是日記書寫的特色，劃出具體的曆日，文章之

長短以及主題並沒有設限。於是，可以看到書寫者在事件中心緒的刻

痕，幽微的文學感知，包括懊惱、沮喪等不輕易外顯的情緒。另一方

面，閱讀者彷彿翻讀卷軸，以逃逸的提頓點為圓心，看見主僕二人從

楚遊遇盜至滇遊歷險的生活日常，主僕關係瞬間崩毀，信任的瓦解，

感知徐弘祖面對的人生課題。 

 
六、結語 

 

「不畏巉巖不避死」，129 徐弘祖透過記體文字，為個人的行旅經

驗定錨。對他而言，每次的行旅都彰顯了個體生命，每個山嶺都是自

我實踐的棲居之地，無處不是安身立命的家園。《徐霞客遊記》描繪

了旅行世界的圖像，這是一場漫長的地理與文明距離的跨越，寫出了

旅人如何面對那些不可測度的情境，無論在江南或是西南，人性感發

依然相同。 

袁山松（？-？）有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130 

徐弘祖究竟是什麼類型的知己？是否對山水有種「情感」驅力，才能

日有所記，完成《徐霞客遊記》之巨著？陳函輝在〈霞客徐先生墓志

銘〉有云：「其遊有二奇：性酷好奇書，客中見未見書，即囊無遺錢，

亦解衣市之，自背負而歸；今充棟盈箱，幾比四庫，半得之遊地者。

性又好奇人，遇冠蓋必避，遇都市必趨；有相向慕者即草履叩扉，袖

中出半刺投之，一揖登堂，便相傾倒；若贈言則受，投貺即辭，次日

                                                 
128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

頁 396；〈滇遊日記五〉，頁 805-806、807；〈滇遊日記二〉，頁 692；〈滇遊日記五〉，頁 832。 
129 〔明〕黃道周，〈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

霞客遊記》，頁 1161。 
130 轉引自〔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下冊，卷 34，頁 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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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告行矣。」131 這種好奇的心態本身就蘊涵了情緒、情感的想像，

與謝肇淛（1567-1625）的「行路之難有如此，誰使爾一官牢落行萬里」

的境界有所差異。132 潘耒如是說：「或言：『……霞客果何所為？』

夫惟無所為而為，故志專；志專，故行獨；行獨，故去來自如，無所

不達意。」133 徐弘祖的獨特就在於這種專注投入的型態，孤獨但自

如的生命主體。同時，他也是一個具有冒險能動性以及好奇想像的旅  

人。134 如同胡曉真在《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所述，正因為遊人

好奇領異之心，方能打開新的空間尺度。135 

旅行原本就是人類情感經驗的總和（或混合），遊的行動，本身

就是倫理秩序與生活情態上的選擇。遊記本身就是一種空間移動的再

現，涵蓋書寫者的行動力及想像力。這本遊記展示了生存之艱難，生

活之真實，生命之可貴，包括徐弘祖的固執偏見、自我反省與成長，

呈現豐饒而糾葛的生命書寫。書中不掩其對「野人」之偏見：「蓋鶴

慶以北多氂牛，順寧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異獸……騰越之西，則有

紅毛野人，是亦人中之氂、象也。」或是對於女性之凝視：「六里，入

北城門。見有二女郎，辮髮雙垂肩後，手執紈扇，嫣然在前；後有一

老婦隨之，攜牲盒紙錠，將掃墓郊外。南中所見婦女，纖足姣好，無

逾此者。」或如其對家鄉之情感的猶豫反側：「己卯（1639）七月初

                                                 
131 〔明〕陳函輝，〈霞客徐先生墓志銘〉，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

客遊記》，頁 1197。 
132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沙木站〉，《小草齋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

下冊，頁 1381。 
133 〔清〕潘耒，〈潘序〉，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 1269。 
134 關於旅人主體（也就是作者），可借用嚴志雄所稱：「作者同時是行動者。行動者介入世界，

為文本製造意義與價值，並藉之企圖改變世界。」見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

詩壇側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0-11。 
135 胡曉真以為，好奇領異的精神，除了啟發對於西南邊域的觀察，還擴大到對於「中國之外」

新世界的關懷。見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年），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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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初三日 抄書麓館，亦無竟日之晴。先是俞禹錫有僕還鄉，請為

余帶家報。余念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認為無定河邊物；若書至家中，

知身猶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書辭之。至是晚間不眠，仍作一書，

擬明日寄之。」136 這些感受展示了自身性格，生命自身駁雜的存在。

日記中的自我，如同學者討論自傳、傳記中的自我時所指出的，將個

人的隱私、優缺點等暴露在讀者之前，是一種脆弱主體。137 然而，

敘述本身即有其意義，如易荊所述：「當吾人述說或書寫我們的生命，

故事建立我們的身分認同，既是內容（我是做這些事的人）也是行動

（我有故事要說）……任何生命故事隱微的訴求皆精確地肯定此一價

值，這個故事值得述說與聆聽。」138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

在《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一書指出：「生命的意義並不是一個問

題的解答，而是『以某種方式活著』的問題。……它並不是可以從生

命切割下來的某個東西，而是讓生命更值得活的東西，詳言之，某種

生命的品質、深度、豐饒、強度。因此，生命的意義是以某種方式呈

現的生命本身。」139 詹偉雄闡釋此書的說法，認為人們在詢問自己

生命意義為何之時，其實是在詢問生命的敘事軸線如何擁有其重點、

主旨及方向。140 也就是說，徐弘祖的壯遊本身就是對生命意義的追

尋，141 而透過日記的敘事，也確認了自己生命的重點、方向與軸線。 

                                                 
136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七〉，《徐霞客遊記》，頁

883；〈滇遊日記四〉，頁 780-781；〈滇遊日記十一〉，頁 1037。 
137 紀元文，〈再思生命書寫中的「脆弱主體」：專號緒論〉，《歐美研究》第 38 卷第 3 期（2008

年 9 月），頁 367。 
138 轉引自紀元文，〈再思生命書寫中的「脆弱主體」：專號緒論〉，頁 368。 
139 泰瑞‧伊格頓著，方佳俊譯，《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臺北：商周出版，2009 年），頁 181。 
140 詹偉雄，〈現代人，就是地上的冒險者〉，見詹偉雄選編，《攀登的奧義：從馬洛里、尼采到

齊美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頁 18。 
141 泰瑞‧伊格頓指出：「或許生命的意義並不是某種需要追求的目標，也不是需要挖掘的真理，

而是在於生活的行動本身，或在於特定的生活方式。畢竟，一段敘事的意義，並不只是在於

它的『結局』與『目的』，而更是在於敘事過程本身。」這個說法，恰可符應日記敘事的特

質。此外，又有「生命的意義，在於對生命的意義的追尋」的說法。以上引文，分見泰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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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從日常到「日記」、冒險者的行動力、倫理情境與人我關

係三個面向探討考察《徐霞客遊記》日記體之敘事，如何呈現生命情

識與地理特徵，體現行旅的現場感及穿透力；並藉由「生命書寫」的

觀點，考察《徐霞客遊記》中社會脈絡下的人我關係之網。徐弘祖以

「日記」作為敘述文體，呈現了每日紀事的情緒與感受，再現旅行者

的心靈圖景，書寫冒險登臨的身體感，包含岔出（或插入）、交錯的

傳說與耳聞，呈現了行旅中的觀看與敘述。由於每「日」之「記」的

時間特質，於是產生事件起伏的「敘事弧」，透過日記書寫的時間感，

審視「日記」的書寫情境、書寫心態以及書寫意識，可以看見個別串

聯成連續性情節的歷程。探險（所書寫的奇險）與日常，彼此之間具

備一種對照性，從行旅日常經歷的人性之惡，以及生計的困難，其實

可以突顯奇險的可貴，詮釋生存的價值。而人性的考驗，不也是另一

種奇險？紀實的奇險與日常之間互為一體，形成一種張力，召喚生命

的意義，這正是「生命書寫」所展示的義涵。 

（責任校對：李泓） 

                                                 
伊格頓著，方佳俊譯，《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頁 1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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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Craft in Nonfiction: On the Xu Xiake 
youji’s “Life Writing” 

 

Yi-Ru F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Xu Xiake youji (henceforth Youji), 

through its method of diaristic narrative, displays Xu Xiake’s emotions, 

knowledge, and th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ces that Xu cast 

his eyes over. It also ponders how Xu, through his diary entries, contrived 

such vividness in his depiction of the mountain landscapes. Last but not 

least, it rethin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writing” Xu’s self-reflection 

in relation to his dealings with others. 

Using diary entries as a device, Xu presented his emotions, feelings, 

traveling mindscape, and mountaineering sensations on a daily basis. 

These entries also included some off-topic (or epenthetic) and hearsay 

stories. Due to its dailiness, the Youji may well be taken as a compilation 

of numerous narrative arcs. Bearing its temporality in mind, we look 

particularly at the state, the mindset, and the awareness under which the 

Youji was written, hoping to see more clearly the process whereby single 

events were built into the plot. In ad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writing,” we also look at Xu’s internal monologue as he dealt with others, 

and his self-consolation in difficult times, hoping to introduce a different 

angle from which Xuxue, or the study of Xu Xiake, can be conducted. 

Key words: Xu Xiake youji, narrative arcs, life writing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清華 學報 

246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